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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工亡”路上的罗生门
▲ 本报特派记者  张雨  发自安徽阜阳

7 月末，《医师报》新浪微博收到一位猝死麻醉医生妻子的求助：“您好，

我是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的麻醉医生吴辉的爱人徐慧，我丈夫在 2014 年 1 月

18 日下夜班后猝死，半年多了，医院没有给任何说法。您能关注一下吗？”

这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的麻醉医师猝死 8 例中的一例。接到求助后，本报

记者与徐慧联系，得知她一直在为心爱的人奔走相告，只为能给她的爱人申请

一个“工亡”。然而，徐慧一路走来却充满了坎坷，就像《秋菊打官司》一样，

她仅仅是想要一个说法。

为此，本报记者奔赴安徽省阜阳市对事件进行了解，从各方去探究这到底

是一座怎样的罗生门。

他叫吴辉，安徽阜阳

人，曾是阜阳市人民医院

的一名麻醉医生。然而就

在今年的 1 月 18 日，这个

年仅 32 岁的年轻医者永远

离开了我们。去世前，吴

辉连续上了两个高强度的

夜班，下班到家休息时，

一觉不醒。

她叫徐慧，安徽阜阳

人， 今 年 31 岁， 吴 辉 的

爱 人。 作 为 一 名 80 后，

身材并不高大的她已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不到

3 岁， 一 个 年 仅 8 个 月。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恢

复了平静。

“在吴辉离世前两天

（1 月 16，17 日）， 他 连

续上了两个高强度的夜班，

其中 17 号夜班是替同事值

的（主任打电话安排的）。

在这两个高强度夜班中，

吴辉共为 28 台手术实施了

麻醉。1 月 18 日上午下夜

班回到家中，已经是中午

了。当时我和孩子在外面，

吴辉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回

来了，工作太累了，要好

好休息一下。但当我下午

回到家中时，吴辉已经不

在了。”徐慧告诉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徐慧

听吴辉的同事描述，吴辉

在医院时已经有些不正常

了，走路不稳，口齿不清，

脸色发白。

“吴辉去世后，高学

忠院长曾口头答应我，医

院会给吴辉报工伤，如果

工伤批不下来也会按照工

亡的补助标准来执行的。”

徐慧说，“但吴辉安葬之后，

高学忠却变卦了，他说只

能相应地、象征性地给一

些补偿。”

“得到这样的消息，

我 感 觉 自 己 就 像 被 骗 了

一样。”

为了讨要一个说法，

徐慧开始与医院领导、工

会交涉，希望阜阳市人民

医院能够为吴辉申报工伤。

“但医院却以吴辉猝死家

中，医院不能提供病历为

由，拒绝申报，就连需要

医院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

复印件的材料，医院也以

各种理由推脱。”

无奈之下，徐慧直接

上门找到阜阳市卫生局局

长吴荣涛。在得知吴辉医

生的相关情况后，局长批

示，请妥善处理，并回复

结果。

“ 死 因 不 明， 死 亡

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死

亡地点不在医院。”医院

在出具关于吴辉死亡的工

伤认定材料上如是描述。

工伤认定申请未被受理，

医院称出于人道主义给了

6000 元 丧 葬 费 以 及 20 个

月的工资 17700 元，共计

23700 元。

徐 慧 并 不 认 可 这 样

的处理结果，于是她决定

自己为吴辉申报工伤、工

亡……

“我只是想为吴辉要

一个说法，不管能不能申

请成工伤、工亡，至少我

为他努力了……”

徐 慧 告 诉 记 者，2008

年 7 月，吴辉自西安交通

大学毕业后到阜阳市人民

医院麻醉科工作直至离世，

共 5 年多，工作期间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为了能

够更好地提高业务水平，

吴辉在职期间曾自费到南

昌大学一附院进修，去世

前还是南京医科大学自费

在读博士。

“吴辉去世的前一

天，也就是在他值最后

一个夜班的时候，大家

都发现他不正常。走路

一歪一晃的，说起话来

有些大舌头，并且脸色

发白。就连麻醉科主任

都说吴辉医生今天不对

头。但是现在已经没有

人再敢讲这些话了。”

“我直到现在也不

明白，为什么医院领导

专门开会，不允许我们

把实际情况讲出来。医

院里各科主任、护士长

以及各级领导要求，不

许再向外界讲关于吴辉

医生猝死的相关事情，

尤其是细节。”

对记者说出这些话

的人叫张琪（化名），

是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一

名护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她要求与记者在

距离医院一条街以外的

一家快餐店见面，并强

烈要求不能照相、不能

录音，只因害怕自己接

受记者采访的事被同事

和医院知道，给自己带

来麻烦。

张琪告诉记者，吴

辉医生生前是一个非常

老实、本分、厚道的人，

非常敬业、好学。“实际

上吴辉医生在离开医院

前已经表现出了异常，当

时如果注意看一下，可能

也不至于今天这样。因为

吴辉医生平时身体很好，

毕竟年轻，谁也没想到会

这样，大家都觉得有可能

是上夜班累的。”

“我之所以跟你说

这些，完全是因为觉得吴

辉医生是个好人，你可

千万别把我点出去。”直

到最后张琪都有些紧张。

王强（化名）医生

是 吴 辉 医 生 生 前 的 好

友兼同事。当得知吴辉

医生去世的消息时，王

强只感到脊背发凉，整

个 人 都 不 受 控 制 地 木

在了那里，晚上也睡不

着觉。

在谈到编制、合同

问 题 时， 王 强 显 得 有

些无奈。王强与吴辉医

生是前后脚进入的阜阳

市人民医院，但阜阳市

人民医院员工却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有事业编

制的；第二类是合同制，

待遇相当之低；第三类

是没有事业编制，但医

院将这部分员工参照编

制人员来管理，待遇等

同于有编制的人员，这

部分人员自然也不是合

同制。“也就是说，第

三类员工在政府那里是

黑户，在医院同样是黑

户。我和吴辉就属于这

第三类人员，我真的不

明白我们是以一种什么

状态存在的！”

对于徐慧帮吴辉申

请工亡所经历的一路坎

坷，王强感到甚是气愤：

“我真的很不明白，医

院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医

生这么苛刻！即便是认

定工伤、工亡，最后出

钱的也是社保部门，对

于医院的经济不会造成

任何影响。实在不明白

医院是怎么想的！”

在王强眼中，吴辉

医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

人，工作非常努力，身

体也非常健壮。“吴辉

曾自费到江西进修，一

路上是骑自行车去的，

整整骑了七天，平时几

个朋友在一起游泳，没

有 人 能 赶 得 上 他， 这

样一个人竟然说垮就垮

了，可见平时累到什么

程度。”

徐慧：我只是想要个说法 同事一：吴辉去世前已不正常 医院不让说

同事二：吴辉医生是个“黑户”

院方：我们也尽力了

在采访的最后一天，

记者来到阜阳市人民医

院。接受记者采访的是

该院干阜生副院长。

吴辉麻醉了全院
23.3%的手术

干阜生首先向记者介

绍道，吴辉的口碑还是非

常不错的，肯吃苦、又能

干、还好学，医院对于吴

辉也非常器重。“在吴辉

去世之后，我们专门针对

他的事开了三次会。”

随后干阜生将话题

转到医院的手术量上，

“我们医院现在的手术

量很大，基本上每天都

在 50~60 台。如果医生

值夜班的话，整夜不睡

也是家常便饭。”

在一份吴辉去世前

两天，也就是吴辉值那

两个高强度夜班期间的

《阜阳市人民医院麻醉

费用登记单》上，记者

数了一下，两天之内，

吴辉经手麻醉的手术多

达28台，平均每天14台。

如果按照医院所说每日

平均手术 60 台计算，吴

辉一个人的麻醉量手术

量 占 到 全 院 的 23.3%。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着

实让人胆颤。

吴辉离开医院时是
否正常？

对于这个问题，干

阜生曾两次提到，但两

次的说法并不一致。

第一次提到是在谈

关于为吴辉申请工伤时：

“吴辉最后一次下夜班

的时候，走路还很好，

回到家睡了一觉，人就

没有了。事后家里人提

出来要申请工伤，于是

我们就按照他们的意思

将材料报到阜阳市人社

局，结果没批下来，认

为吴辉的去世并不在工

伤的范围内。作为医院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过了一会，记者

再次问及吴辉去世前在

工作中，身体有无异常

表现，走路是否正常的

时候，干阜生表示：“这

个就不太清楚了。”

这与前文中张琪护

士所谈到的关于吴辉状

态的内容，反差很大。

      （下转第 4 版）

如今，徐慧一个人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生活

讲述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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